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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基督教信徒世俗人际关系的特征及成因 
——基于湖南 H 镇的调查 

胡叠泉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近年来，基督教信仰在农村社区得以迅速发展。湖南H 镇也不例外。信仰基督教对 H 镇农村信徒的人际
关系有双重影响：信教人群之间关系得到强化，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世俗的人际网络被削弱。在非基督教
村民看来，农民基督教徒世俗的人际关系并没有得到改善，人际交往范围更加狭窄，交往动机仅仅是为传福音。
基督教徒世俗人际关系欠佳的原因主要在于：教化生活导致的自我隔离，阻隔了其与非信徒的人际交往；基督教
义与传统礼仪冲突所致的社会排斥与社会隔离致使其与普通村民的关系日益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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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hristian faith on rural christianity disciple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Based on investigation of H town in Hunan province 

HU Die-qu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zhou 550001,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ristian faith is rapidly developed in rural communities. In this manuscript, Christian relationships 
in rural communities is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using H town in Hunan province as a case.We find that Christian 
relationships are not improved very much due to cultural conflicts, more closer with other Christian, and more alienated with 
other villagers, which will result in bad effects to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countryside, and need to be lead corr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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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
彻落实，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佛教、道教、基督教、
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等几大宗教都出现不同程度的
复苏，其中尤以基督教发展最快。2003年，我国信
奉基督教的人数已超过1 500万，其中80%左右的教
徒生活在农村，开放的教堂有16 000余座，聚会点
有32 000多个，其中新建的教堂占总数的70%，平
均每天新增堂点6所[1]。中国社科院最新发布的宗教
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0》显示，截止到2009年，
基督教会已达55 000多个堂点，基督教徒约占全国
人口总数的1.8%，总数估计为2305万人。社会转型

时期民众信仰的变迁吸引着众多学者进行相关研
究，产生了诸多成果：其一，以研究某一地区基督
教发展状况及原因为主。如宫哲兵以湖北省随州市
基督教为例，分析了基督教急剧发展的原因和存在
的社会问题[2]。闭伟宁以浙江省海宁县斜桥镇基督
教发展状况为个案，从个体、宗教本身和社会环境
三个不同方面分析了基督教迅猛发展的原因[3]。其
二，将农村基督教的迅猛发展放置于社会变迁的背
景中来分析，关注宗教变迁的社会场域，从更广阔
的角度来研究基督教传播实践过程中所蕴含的丰
富的社会文化意义。如李亦园探讨了20世纪40年代
初河南洛阳堰师县一个村落中基督徒丧礼上的冲
突，认为由于当时村中只有两家信基督教，冲突只
涉及生命礼俗或特殊祭典，其社会结构仍是纯一
的。并提出“近代中国文化的变迁可看作是异质化了
的文化与统一的社会互相作用的表现”。[4]黄剑波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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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了基督教在中国北方农村社区的进入方式及其
本土化策略及其对乡村原有社会文化、社区群体结
构及家庭关系的冲击和改造，特别讨论了作为外来
信仰的基督教与其他本土信仰形式，尤其是其与伏
羲信仰的关系[5]。其三，研究农村基督教徒社区的
人际关系。如王询通过对儒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在
人际关系模式方面差异的比较，分析了这两种文化
对世俗中人际关系的影响[6]。刘海涛通过对河北商
村和金村的调查，认为基督教信仰转变了群体的人
际关系模式，信主的家庭关系和睦，基督教的传播
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村民关系，使村民关系得到协
调。但基督教信仰与民间信仰存在着冲突[7]。任映
红认为,宗教的沟通交流功能可增进人际友爱。教堂
是身心疲惫的村民休闲娱乐的场所[8]。王思明、田
雄也认为，信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民的生活圈
子,促进了农民之间的交流和互动[9]

双峰县H镇为山区，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农户
家庭收入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其次是外出打工收
入。笔者选取该镇，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首先，宗教
问题一直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如果想通过参与观察
和深入访谈的方法来研究，就要考虑到研究的进入
方式。H镇是笔者的家乡，亲戚中有基督教信徒，
这样通过亲戚的身份进入调查现场，不易破坏现
场，不易暴露自己研究者的身份，可以收集到相对
真实的调查资料。其次，农村基督教的发展不同于
大城市，选择这样一个农村小镇作为研究地，可为
中部省份农村信教农民的人际关系研究提供一个
可供比较的实例。该镇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基督
教迅速发展，教堂从原来的空白，发展到现在的5
所，教徒从原来的30多人增加到1000多人。教徒性

别比例大致为男性占30%，女性占70%。此次调查
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相结合的方法：1）
2008年7月，对H镇3个教堂附近的非基督教徒采用
问卷调查的方法，抽取了3个村，共发放问卷150份，
回收有效问卷149份。问卷调查对象从性别结构来
看，男性71人，占47.7%，女性78人，占52.3%；从
年龄结构看，20岁以下的为5人，20-39岁的52人，
40-59的为73人，60岁以上的为19人；从学历状况看，
小学及以下为31人，占20.8%，初中67人，占45%，
高中(含职高，中专)39人，占26.2%，大专及其以上
12人，占8.1%。2）2008年7一10月对基督教徒采用
个案访谈的方法，访谈对象有普通教徒(在教堂受过
洗礼、并注册的和有基督教信仰但还没有注册的信
徒)、教堂管理人员、传道老师。 

。以上文献对后
来者从事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大多侧重
于阐述基督教徒的人际关系状况，较少注意到农村
基督教徒的双重身份。实际上，农村基督教徒既会
用教徒身份和教友交往，维系教内人际关系；同时
作为一个生活在乡村社会中的世俗人，离不开与非
基督教村民之间的互动。这究竟会对农村基督教徒
的人际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信教是否必然改善
农村基督教徒的人际交往状况？对此，笔者拟以地
处湘中腹地的双峰县H镇的农村基督教信徒为研究
对象，探讨上述问题。  

二、农村基督教信徒世俗人际关系特征 

按费孝通所说，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结构是一种
“差序格局”，即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
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
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象水的波纹一般，
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社会关系
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
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在农村，
每一家都以自己作为中心，以自己的生活影响范围
画出一个圈子，并根据各种标准编织起自己的人际
关系网络。在这张网上，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位置
上，都是这张网上的一个结点，与周围的人的关系
是稳定而明确的。在传统社会中，由于亲缘关系和
地缘关系的高度一致性，人际关系的网络早已存在，
但多限于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为基础结成的宗族及乡
党。这种人际关系网络在现代社会虽然有所变化，
但主体部分依然存在。 

在H镇，作为一种先赋性的关系，亲缘关系是
信任结构建立的基础，也是村民获得实际资源的重
要途径。所以在许多超乎个人、家庭能力之外的事
情需要请人帮助或生活上发生困难需要求助的时
候，大多数村民都将亲戚作为首选的对象。最基本
的地缘关系共同体是邻里。因为，居住在同一地域
的人们往往有着相似的爱好，产生相同的习俗，由
此形成相似的文化心理。在农村生活中，邻里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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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们相互交往中的重要对象与活动范围，在日常生
活和生产经营的过程中，村民都会经常与邻里打交
道，特别是农闲季节，男人们都喜欢端着酒杯串门，
边喝酒边聊天。女人们忙完了自己的事情也喜欢三
五成群的聚在一起，家长里短的说个不停。而邻里
之间照看老幼、互借生产工具、农忙时换工、婚嫁
丧娶时互相帮忙等等都是常见的现象。 

近年来随着基督教的迅猛发展，出于对精神信
仰的共同追求，教徒们组成了一个以教会为核心的
人际关系网络。这种以教会为核心的人际关系网络，
对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业己产生一
定的冲击。因为，信仰基督教使信徒跳出了原来的
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限制，形成了一种新的具有
归属感的跨村落的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因为
有共同的信仰，有定期的聚会，有经常的互助，结
合更加的紧密。王铭铭认为，仪式过程中的礼物交
换“是社会圈子和关系的强化和重构”。[10]H镇基督礼
拜堂信徒，不仅在宗教活动中“经由仪式的文化整合
形成了对想象共同体的认同”[11]

怀孕的宋女士：信徒心地都特别的善良。你看

现在我怀孕吃的鸡蛋都是别人送的，有一户我还去

过，家里挺困难的，老头瘫痪了，儿子精神不正常，

家里也没喂几只鸡，但每次给我鸡蛋都是二三十

个，我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没舍得吃鸡蛋，都留给我

了。还有一次我说想吃冬瓜，家里没有，他们知道

后你也送她也送，送来一屋子的冬瓜。 

，而且还在日常生活
交往过程中通过各种关系纽带将信徒纳入到个体
家庭的人情网络中，将想象共同体从一种心智结构
演变为日常生活的共同体实体。通过对教徒的访谈
可以看出，H镇农村信徒的团队观念较强，信徒间
彼此关爱也非常明显，若某位信徒家中出现事故或
有困难，其他信徒会自发组织起来，给予无偿援助
和关爱。最为常见的是，农忙时没有能力完成农田
作业的信徒家庭往往在其他信徒无私的帮助下，提
前完成农活作业，有些信徒甚至将自家的农活延后
来献爱心、作奉献。农村信徒就是在通过日常的互
助和人情往来不断强化着这一人际交往关系。 

朱母：去年采茶的时候，因为家里人手少，就

我一个人，茶又多，忙不过来，而茶不及时采一下

子就老了，当时我非常着急，姊妹们得知这一情况，

叫了四五个人来，一个下午就帮我把茶摘完了。 

基督教在强化信教人群之间关系的同时，其以血
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人际网络却受到影响。据调
查，农村基督教信教人群世俗(与不信仰基督教的村
民之间)人际关系呈现以下特征： 

1. 基督教徒的世俗人际交往范围更加狭窄 
村民信仰基督教之后，由于信仰的改变，受教

义的约束，他们很少与非基督教村民来往，而非基
督教村民出于对基督教信仰的偏见，也不愿与教徒
来往，这样就使得教徒的人际交往范围更加狭窄。
问卷调查中，在回答“基督教信徒要与自己做朋友时
的态度”时，41.6%的人选择拒绝跟基督徒做朋友，
只有24.8%的人表示愿意跟基督徒交朋友，33.6%的
人表示还要再考虑考虑。因为不同的信仰，平时接
触的人不同，谈论的话题也不同，正所谓“话不投机
半句多”，非基督教村民对跟基督教徒的交往意愿不
是很强。这还从非基督教村民平时交往最多的人的
调查中得到进一步证明。非基督教村民日常的交往
对象绝大部分是不信教人群，在所调查的149人中，
选平时与基督徒交往最多的只有一个，仅占调查总
数的0.7%；而平时交往最多的都是不信教人群，占
82.6%。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社区非基督教村民
很少与基督徒来往，关系不是很密切，从另一角度
说明信教以后农村基督教徒的交往范围变得更加
狭窄。 

2.基督教徒世俗人际交往的动机主要是传教 
基督教徒与村民交往时热衷的是宣讲神的恩

典，给别人传福音。H镇的村庄绝大部分的村民都
遇到过基督教徒向他们传福音的，偶尔遇到和经常
遇到的共89人，约占总数的60%，而回答从没遇到
过的只有60人，占40.3%。这说明基督教徒要么不
和非基督教村民交往，和非基督教村民交往就是传
福音。基督教是一个善于传福音的宗教，这也可能
是它发展很快的一个原因。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传福音的机会，笔者就深有体会。在调查中，笔者
接触了很多的基督教徒，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地要说
服笔者信仰基督教。有一次，笔者和爱人带着孩子
参加一个基督教的家庭聚会，他们先是从不同角度
跟笔者灌输信仰基督教会如何如何好，如果信仰基
督教，在主耶稣的庇佑下，将来会在事业上有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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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就，这还不算，后来他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
还特意向主耶稣说现在笔者一家已经来到主耶稣
的面前，希望主耶稣能够感化我们，拣选我们，让
我们做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听着这些话，笔者就在
沉思，主耶稣难道真的能感化我们这一对多年来受
无神论教育的夫妻吗？ 

基督徒总是热衷于给别人传福音，非基督教村
民对他们传福音的态度如何呢？调查数据显示，对
基督徒传福音表示欢迎和比较欢迎的只有16人，仅
10.7%；表示很反感和有点反感的有27人，占18.1%，
而大部分都选择无所谓。据了解，这和农民的小农
意识有关。基督徒在他们面前传福音，尽管喋喋不
休令人心烦，但这不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
因而大多持无所谓的态度。调查过程中，笔者进一
步追问：“遇到基督徒向你传福音，如果你不同意他
的观点，你会跟他反驳吗”，大部分的回答是：“我
不想听可以走开啊！” 

除了传福音，H镇基督徒还喜欢宣扬“末世论”，
认为末世就要来到，只有信仰基督教的人才能得
救，而不信仰基督教的人在灾难来临之时，会无一
幸免。这种说法引起非基督教村民极大的反感和一
致反驳：“还说什么基督徒心地善良，你信仰基督教
我们没有来干涉你们，为什么你们还要反过来诅咒
我们，从这点就可以看出信基督教的没有良心”。 

由此看来，农村基督教徒的世俗人际关系并没
有得到改善。基督教教义要求教徒要有一颗谦卑的
心，“要爱你的邻居”，“爱你的仇敌”，“爱人如己”，
这对信徒的文化水平、个人修养、道德品质等有很
高的要求。由于农村教徒素质不高，加之他们信仰
宗教大都是出于一种功利目的，所表现出来的精神
风貌和行为并不如《圣经》所要求的那样，所以在
非基督教徒的村民看来，村民信教以后并没有多少
变化，人际关系也没有多少改变。从调查问卷可知，
非基督教徒认为，基督徒信教以后比以前乐于助人
的只有44人，占总人数的29.5%；认为没有什么改
变的有97人，占65.1%；甚至还有村民认为他们比
以前更不乐于助人，占5.4%。而在回答“基督徒和其
他人相比，谁与别人闹不愉快更少”这一问题时，认
为基督徒与别人闹不愉快更少的只有44人，仅占
29.5%；认为信教与不信教的都一样的有24人，占

16.1%；认为不信教的与别人闹不愉快更少的有63
人，占42.3%。这说明，在非基督教村民的眼中，
基督教信徒信教以后人际关系并没有有所拓展，反
而还不如非基督教村民。 

这确实与基督教信徒的功利目的相关，正如费
孝通所说：“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
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我们的祭祀很有点像
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的祈祷是许愿、哀乞。鬼
神在我们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12]

“我原来是信佛教的，每年都组织唱戏，到南岳

山烧香。每年都要花不少钱，但花了钱，费了心，家

里还是不顺利。媳妇生了个儿子，是个死的。儿子跟

别人打架，把膝盖给打碎了，出去打工呢，总赚不到

钱。所以我就觉得信佛教没什么用。后来就有人跟我

说，既然信佛教没用，为什么不改信基督教呢，我说

原来信佛教的能信吗？他就告诉我不管原来信什么

都可以信，只是信了之后就不能信别的了。我就想试

试也可以，然后就跟着他们做礼拜。你还别说，信基

督教后，家里还挺顺利的，一直平平安安的，儿子和

媳妇出去打工都挺顺利的，能赚到钱。” 

。
笔者访谈到的周家老人就是这样一个实例： 

在农村很多村民都是像周家老人一样，因为文
化水平不高、家庭收入低，抱着功利目的而信教。
所以入教之后，他们很难把基督教教义内化为自己
的行动准则。在日常生活当中虽然绝大部分的基督
徒能够遵守教义，在道德上严于自律，但也有一小
部分教徒不能用教义来约束自己，骂人，吵架，不
孝敬公婆等行为比非基督教徒有过之而无不及。尽
管是少数，却给基督徒的整体形象造成极大的负面
影响，也加深了群众对基督徒的反感。 

三、农村基督教徒世俗人际关系疏离的
成因 

1. 教化生活导致的自我隔离 
在H镇，“信教的”已经成为一个标签，对信徒而

言，他们与世俗中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日常生
活中，他们时时刻刻想到自己是神的子女，以基督
教的教义来约束自己。信徒群体及个人在进行自己
的行为选择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自己的行为不能
违反诫命。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不会像世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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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一见面就家长里短的聊天，也不参加一些世
俗的娱乐活动，因为这些在基督教徒看来都是违反
诫命的。“我们一般不和外面的那些人(非信徒)聚在
一起，也尽量避免和外面的人接触。你看我们(信徒)
聚在一起可以读读圣经，说说神的恩典……外面的
人有空就打牌，打麻将，这些事情我们是不做的。
那你说我们弄在一块干什么，我说神的恩典她们不
信，她们讲的那些法事(打牌，打麻将，信徒们一般
避免讲这些东西，认为是对神的不敬)我们又不知
道。根本就没有什么话说。”笔者婶婶的嫂子是基督
徒，但是她每次来妹妹村子从不住在自己的亲妹子
家，而选择住在同村的一个基督教徒家里，笔者问
她为什么不住在自己妹子家，她说虽然妹子是自己
人，但信仰不同没有共同的话题。而住在教友家可
以一起做祷告，唱赞美诗，说神的恩典，心情愉快。
随着交往次数的减少，基督教徒与普通群众的关系
自然越来越疏远。 

教友之间每周一次的主日崇拜再加上一周几次
的家庭聚会为他们直接而持续的交往提供了机会，
也为基督徒的相互了解和感情交流设置了场景。而
基督徒和自己的亲戚和邻居交往不一定如此频繁而
有规律。根据社会心理学的有关研究，交往双方如
果有较多的类似的地方，那么相互之间的吸引就容
易产生，同时会促进人际关系的发展。共同的信仰
促进了信徒间的交往，共同的追求使他们亲密相处。
相似的年龄、经济状况、生活境遇和共同的信仰使
他们有永不衰竭的谈话内容而彼此吸引，促进人际
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在精神上也易于产生“我们
都是上帝的子女”的群体意识。所以，由于信徒之间
的这种自我隔离，他们慢慢远离了以血缘和地缘为基
础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络，而融入到以共同的宗教
信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络中。 

2. 基督教义与传统礼仪冲突所致的社会排斥、
社会隔离 

基督教是外来文化，遵守的是圣经，而非基督
教村民他们大部分沿袭的是祖宗流传下来的传统文
化。基督教宣扬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敬祖宗及
其它神灵。信教以后要把祖宗牌位都拆掉，而中国
传统文化则重敬天祭祖，并被视为天下之通义，决
不能放弃。有人曾批驳基督教道：“彼教无君父之尊

亲，惟耶稣之是奉，是无纲纪也。无骨肉之亲爱，
惟主教之是崇，是无伦常也。”调查发现，不信教的
村民都对基督教的这一行为表示反感。在149个调查
对象当中，有101个反对拆掉祖宗牌位，认为无所谓
的42人，表示赞成的6人。可见，在中国农村祖先崇
拜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基督教的这一反常举动必
然会遭到世人的反对，虽然教徒拆掉自家的牌位，
他们不会去过多的干涉，但是在他们眼中，基督徒
的这一行为是大逆不道的。由于文化上的排斥与隔
膜，普通群众就会对基督教徒祷告，作见证，唱灵
歌等与众不同的行为表现出极端的不认同和偏见，
认为他们有点神经不正常。有的村民把基督教的聚
会点讽刺成是“俱乐部’。总之，在非基督村民看来，
基督徒的行为都极其怪异。下面是笔者调查到的新
媳妇对第一次见面的信基督教的婆婆的评价： 

“我第一次来婆婆家，看到婆婆跪在十字架下，

蒙着头，一边哭一边嘴里还念念有词，当时心里就

想公婆是不是有点不正常，我这么大老远的嫁到湖

南来，本来我妈就不同意，如果再摊上这么个神经

病婆婆，那日子肯定不好过，心里盘算着，还是别

嫁过来了。后来一问才知是信基督教的”。 

基督教徒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聚会，传福音，
或多或少地荒废了农业生产。而在村民看来土地是他
们安身立命的根本，而荒废农业生产是他们最看不惯
的，所以，村民偏激地认为，基督徒都不务正业。H
镇某户信基督教的人家，因为经常参加教友聚会，热
衷传福音，没空干农活，自家土地上庄稼与同村不信
教的村民家相比，长势最差、杂草最多，村民总讥笑
他：“主什么时候给你来除草啊！”  

还有就是在人情等方面的冲突。在农村，人情作
为人际关系的纽带是至关重要的。离开人情，就失去
了使人们粘连在一起的基础，把人们“串”在一起的红
线也将不复存在。村民总是围绕“人情”这一纽带不断
地编织着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互欠人情使得人们相
互之间走动频繁，从而有利于维持和增进相互之间的
情谊，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在遇到困难时，与他人
有人情来往的村民，可以向他人求助，得到他人的帮
助，即人情具有“互助”的性质。村民普遍认为，“说不
定哪天就需要找别人帮忙呢，平时要是不多走动走
动，等到需要帮忙时再去找别人，那多不好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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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村民一般在别人家有喜事例如娶亲、盖房、生日
等时一般都会去随礼。基督教信教人群由于经常出外
做礼拜再加上和非基督教村民的交往意愿不是很
强，所以他们往往错过亲戚和邻居的喜事，没有随
礼。根据布劳的交换理论：参与交往的各方都期待
着他人的回报，一旦他人停止了所期待的回报，这
一交往关系便会中止[13]。因此，随着基督教信教人
群逐渐远离这一人情交往圈，他们势必日益遭受村
民的排斥。 

中年篾匠：他们信基督教的连亲戚都不要了，

春节我们去我老婆的妹妹家拜年，他们一家是信主

的，去了连饭都不留我们吃，说有事要出去，我还

以为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原来是要去做礼拜。以后

我都不想去他们家里，难道做礼拜比我们这些活人

还重要吗？ 

曾女士：他们那些信教的天天混在一起，哪还

记得我们这些邻居的事情啊，所以他们家里有什么

事情我们也懒得去。 
因此，有了这样一种文化礼仪和价值上的冲

突，非基督教村民都不愿和基督教徒来往。交往的
减少势必有意或无意地形成非基督教村民群体对
基督教徒村民群体的孤立、隔离。“社会隔离的形成
原因当然也与社会差别有关，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
不同人群之间缺乏交往。现代社会的许多事实都可
以证明，虽然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
但社会交往的畅通会使不同群体之间相互有较多
的理解和沟通，从而使社会差别淡化，有时会达到
“互补”、“双赢”的效果。反之，如果缺乏社会交往，
社会差别就会扩大，群体之间形成鸿沟，形成社会
隔离。”[14]

总之，从基督教在H镇迅速发展的实践逻辑来
看，基督教发展对农村人际关系的改善不能被给予过
高的期待。因为，H镇农民的宗教信仰尚属浅层次信

仰, 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功利性, 宗教教义尚不能真
正或完全内化到农民教徒心灵深处，成为约束农民个
人行为或指导生活实践的规则，这其实也是农村基督
教徒世俗的人际交往状况不佳的原因之一。在这个意
义上来说，目前基督教尚不能成为沟通农民心灵秩序
和乡村社会秩序之间的一座稳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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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社会隔离更加强化了基督教信
徒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也更加彰显了其群体特
征，使群体内交往增多，进而加剧基督教信徒的自
我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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